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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是走好。  
  还是走好。  
  我只得走。我还是走好罢……。  
  有人认为“这几乎是尼采精神的画像。”[⑨]与三个“走好”相应的是
《过客》中的三问。“老人”问了“过客”三个问题：  
  你是谁？  
  你从哪里来？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上文已说过《过客》写于 1925 年 3 月 2 日，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
及鲁迅的回信，都在 1925 年 3 月 11 日。在两人 初的通信中，许广平向鲁迅
请教的正是未来的路如何走，希望鲁迅“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引导”。192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蔷薇花的意象 初出现在《过客》。它在《过客》中出现，几乎与许广平
进入鲁迅的生活同时。此后，鲁迅 1926 年写的几篇杂文均以蔷薇为题：  
  1926 年 2 月 27 日写《无花的蔷薇》  
  1926 年 3 月 18 日“民国以来 黑暗的一天”，写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  
  1926 年 5 月 6 日写《无花的蔷薇之三》  













了他的病。1925 年 9 月 23 日的日记鲁迅写到：“午后发热，至夜大盛。”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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